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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任叔与初版《鲁迅全集》（中）
! 金洪远

! ! ! !王任叔等进步作家经常以笔杆
为匕首，痛击社会黑暗现象，招惹了
三青团《中美日报》和汉奸《新申报》
的忌恨。他们诬称蜀中无大将，留在
上海的廖化们只会模仿鲁迅，写些
迂回曲折毫无价值的杂文。其实，就
像当年在孤岛并肩作战的战友、文
学翻译家蒋天佐所言：“作为一个文
艺战士，任叔是当之无愧的大将之
材。不仅善于运筹帷幄，指挥若定，
而且能够跃马当先，提刀上阵，就像
朱总、陈总那样，都曾经亲临前线，
同普通士兵一起并肩战斗。只要革
命需要，他什么工作都做，包括跑印
刷所，校对，甚至推销刊物；只要革
命需要，他什么文章都写，从社论到
‘报屁股’补白，从杂文到多幕剧、长
篇小说、长篇论著。在同敌人生死搏
斗之际，刀枪是武器，扁担也是武
器，甚至擀面杖也是武器，难道事情
不是确实如此吗？像这样用笔战斗
的忘我猛士，在我所知的老作家中，
除首推夏衍同志外，任叔应该是第
二人了。”（《一篇不合规格的祭文》，
人民日报 !"#$年 %&月 !'日）

在编纂《鲁迅全集》期间，王任
叔还主编《大家谈》等两家副刊，参
与社会活动，主持社讲所，积极宣传
抗日思想。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讲
课费分文未取，相反，当得知社讲所
亏空 (&&块钱，他和另两位老师严
景耀、张宗麟自掏腰包弥补。让知晓
他家经济窘况的同仁感叹不已。
对敌伪文人给王任叔“廖化”这

一“雅号”，王任叔欣然接受。他袒露
心迹：“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和复
社，就把这帮同许先生编辑《鲁迅全
集》的责任放在我身上。工作一开
始，我就感到万分危惧，我的能力不

够了解鲁迅先生。鲁迅先生所研究
的范围和他研究所得到的成绩，是
太广大，也太深奥了，我是仅仅作为
一个校对员的资格都不够的，也谈
不上什么编辑。但居然咬着牙齿干
下来。直到 $&巨册的著作送到读者
门前，我才喘口气；然而我又仿佛觉
得这 $&巨册的著作压在我的背上，
成为‘负疚’的资料。我是想抗战胜
利以后，这工作是得重来一次过
的。”（巴人《论鲁迅的杂文·附录—
鲁迅先生的艺术观》，上海远东书店
%"(&年 %&月初版）

%")'年 *月至 '月，在禁出红
色书籍的上海孤岛，鲁迅先生纪念
委员会编辑、上海复社出版的 *&&

万字、+&册的《鲁迅全集》陆续出
版。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
记》中所说：“六百余万言之全集，竟
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
出版界之奇迹。”
《鲁迅全集》包括著作、翻译和辑

校古籍三部分，由蔡元培作序，许广
平题跋。作为《鲁迅全集》主要编辑
和校对者，被誉为上海公共租界
“孤岛之星”的王任叔耗费大量的精
力和心血而功不可没。参与校对的
作家唐弢先生是亲历者和见证者，
他回忆说：“在复社版《鲁迅全集》编
辑过程中，他协助景宋（许广平）先生
主持工作，全面安排，出力最多；我参
加校对，几乎和他天天见面。我们终
于在三个月内，将二十巨册、六百万
言的《鲁迅全集》完成了。”鲁迅夫人
许广平在《鲁迅全集（编校后记）》
中指出“以郑振铎、王任叔两先生用
力为多”，茅盾也特别撰文提到“郑
振铎、王任叔两先生主要具体负责
编辑”。尤其是许广平先生抱有更深

一层的感激之情，在编校《全集》其
间，王任叔的孩子生病时，她还送去
药品。%")"年，许广平先生又特意
将儿子海婴十周岁生日时，她和海
婴的合影送给王任叔一家，并要了王
任叔一家的合影留作纪念。
为了扩大初版《鲁迅全集》的影

响，方便读者按图索骥，在出版前的
预告、征订时，王任叔还主笔了《鲁
迅全集总目提要》，对 $&册的每一
分册做了提纲挈领的介绍；《全集》
编校工作结束时，许广平拟写了《鲁
迅全集》的编校后记，王任叔又协助
她对该文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润饰；
出版后，由于时间仓促等因素，书中
存在一些错处，当热心的读者来函
指出，王任叔又代表编委会，虚心接
受批评或答疑解惑。例如，在 %")'

年 "月 $%日，他致函《文艺阵地》，
此信以“《鲁迅全集》里的一个错误”

为题，发表于该刊第二卷第一期，向
这位蔡姓的读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他在信中说，“我们觉得蔡先生的指
教是对的。再版时，我们已给它改正
了。”信末，他又一次以编委会的名
义写道：“我们非常感谢蔡先生的好
意，希望每一个《鲁迅全集》的读者，
能如蔡先生那样的指正我们，使我
们得弥补我们的错。”
尽管在编辑《鲁迅全集》过程

中，同仁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他却自
谦“我是仅仅作为一个校对员的资
格都不够的”，王任叔低调谦和，始
终认为自己只是编辑团队里的普通
一员，令人肃然起敬。

现代文学出版史
上的一号工程
《鲁迅全集》的出版最终由胡愈

之主持的民间文化团体“复社”接
手，独立承担印刷、发行工作。据胡
仲持回忆：当时是由上海复社的二
十名成员，每人拿出五十元会费，共
计一千元，作为启动资金。编辑委员
会由蔡元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
士、茅盾、周作人、许广平等组成，一
时许多作家学者自愿加入了这个行
列，堪称现代文学出版史上的第一
号工程。

在这个浩大工程的框架下，
%")'版《鲁迅全集》由胡愈之、张宗
麟总揽全局并筹措经费，许广平与
王任叔为编校。在这一过程中，蔡元
培、马裕藻、许寿裳、沈兼士、茅盾、
周作人事实上也参与到编辑委员会
的工作中，最盛时参与编辑的有近
百人。
蔡元培是国民党元老，声望很

高，他题名售书，国民党也不奈之

何。蔡元培不仅题写了书名，还撰写
了《征订“鲁迅全集”精制纪念本启》
和《鲁迅先生全集序》。序中，蔡元培
给了鲁迅极高的评价，称其为新文
学的“开山之祖”，为《鲁迅全集》的
出版和发行起到了鸣锣开道的作
用；尽管人们对鲁迅先生怀有纯朴
的感情，对蔡元培先生敬仰有加，但
对《鲁迅全集》顺利出版发行，这千
元的启动资金可谓是杯水车薪。
要做好 %")'年版《鲁迅全集》

出版工作，资金是一个绕不开的“大
问题”。为了筹集出版这部 *&&万字
巨著的款项，纪念委员会采取预收
书款和募集捐款相结合的方法。征
订启事发布后，各界征求预订，引起
热烈反响；黄炎培的中华职业教育
社等许多单位参与了筹款；在茅盾、
巴金、沈钧儒、陶行知的热心号召
下，还收到来自内地、南洋、美国等
地的很多订金，其中美国方面由陶
行知先生负责推广介绍，南洋方面
由王纪元负责发售预约书券，华南
方面由巴金、茅盾等帮助发行。
针对社会各界对 $&册《鲁迅全

集》的不同需求，出版社推出了甲、
乙、丙三种版本：其中甲种纪念本是
布脊烫金，整套装楠木箱；乙种纪念
本是红布烫金，属精装本；丙种本为
普通平装本。乙种纪念本编号印制
$&&套，定价 %&&元。甲种纪念本售
价为 ,&元。普通平装本的开本与正
文和纪念本相同，封面大红纸面布
脊精装，正文报纸印刷，售价仅为 '

元。三种版本均为 )+开本，+&册，
*&&万字。普及本为平装，纪念本为
精装。纪念本又分为甲种本和乙种
本。纪念本总共只印了 +&&套，并已
编成 %-$&&号。

" !"#"年王任叔在上海

上海方城
余 之

! ! ! ! ! ! ! ! ! !"#舞曲响了起来

一年后，除夕之夜。春城少有的一场大
雪，一排排原本褚红色的石库门屋顶像是盖
上了宽大无比的白色丝绒被，白天明晃晃的
阳光和凌厉的风刀，把这白色丝绒被撕碎了，
划破了，露出了斑斑红砖，站在高楼上向窗外
的街道瞭望：白雪、红砖、银色的梧桐枝，十九
世纪的洋建筑……
“太美了！”柳叶惊叹道。
在二十八楼的新居窗前，梅香依偎在柳

叶的身边，两人看着上海的街景，无限感慨。
两位老人的双鬓如今也染上了白霜。今天是
除夕之夜，又是“梅香福利院”正式开张的第
一天，小区的老人们要在这里举行一个开张
联欢晚会，福利院就开在小区的俱乐部里。柳
叶看了看手表说：“如果航班准时的话，我估
计柳梅和戴维可能已经到宾馆了。”梅香说：
“刚才曼丽给我来了电话，我还没来得及告诉
你，小丽与宝宝他俩已经买到了红眼航班，他
们说 %%点之前一定能赶到。”“那太好了，今
年的除夕之夜，我们全家所有的人到齐了，过
一个大团圆年！”
柳叶说着，从衣架上取下一件棕色的貂

皮大衣，给梅香披上，说：“宝宝给你从香港买
来的这么贵的大衣，你还没穿过呢。”又取下
一条红色的羊绒围巾给梅香系上。“这条围巾
是小丽在广州买的。”梅香说。“毛脚媳妇想得
也很周到，晓得侬欢喜红颜色的。”柳叶说。
“曼丽那天还吃醋呢，说女儿还没过门就拍阿
婆马屁了，真是‘嫁出女儿泼出水’，呒没意
思。”梅香笑了，“阿拉宝宝待伊介好，买迭样
伊样拨伊，伊倒是勿响了。”“依我观察，阿拉
四个小孩都勿错，懂得孝敬爷娘。”
等柳叶与梅香来到俱乐部的时候，大厅

里已经坐满了人，老年舞蹈队队长对梅香说：
“梅院长，侬今朝特别漂亮，大红的围巾，显得
年轻了。”梅香一一和大家打招呼：“老太婆
了，还漂亮个啥。”“老人有老人的漂亮，潇洒，
侬看柳先生，大衣笔挺，衣架子多好，的的括

括咯老克勒。”队长喊道：“柳先生梅大姐今朝
夜里是勿是最扎台型的一对？阿拉请伊拉跳
一曲。”“好，好！”众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梅
香连连摆手说：“勿来三，勿来三，老骨头，跳
勿动了。”众人说：“来三咯，来三咯，空调房间
赶快把大衣脱了。”说着不管三七廿一就帮梅
香脱去了大衣。“好吧，为了今朝夜里大家过
大年开心，阿拉两个出个丑吧。”柳叶说。

轻松、舒畅的《华尔兹》在大厅里响了起
来，柳叶扶着梅香的腰，脚步缓缓地移动起
来，岁月的风霜虽然让他们已不再年轻，但两
人的心里依然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火焰。他们
在大厅里舞着、旋着，好像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的学校礼堂里，想起了他们俩第一次跳舞时
的对话：柳叶说：“你愿意加入少共读书会
吗？”梅香说：“你参加了吗？”柳叶说：“我参加
了。”梅香说：“你参加，我也参加。”柳叶说：
“少共读书会是布尔什维克的外围组织。”梅
香说：“我知道！”柳叶说：“侬勿怕被捉进去？”
梅香说：“我陪侬一道坐牢，直到把牢底坐
穿！”站在一旁看他们跳舞的老人们都被温馨
舞步所感染，有的也进入了舞池。看舞的人在
说话：“侬看两人跳得嗲吗？”“蛮嗲咯，不愧是
老上海老克勒。”“侬看两人边跳边讲，多轻
松。”
正当大家跳得起劲的时候，奔进了柳梅

和一位外国小伙子。梅香不停地向众人介绍
自己的女儿和外国“毛脚”。柳叶不停地在看
表，梅香知道他在等宝宝的到来。门外响起了
响声，龙小丽大声在喊：“是这里，找到了，是
这里！”柳叶与梅香听到声音奔出门外，正是
宝宝与小丽。小丽说：“我们绕着院子兜了一
圈了，大家都亮着灯，也不知道哪一家灯亮的
地方是俱乐部呢。”梅香搂着宝宝宽阔的肩
膀，高兴地说：“儿子，妈终于盼到你来了。”宝
宝说：“这么多年了，我和妈咪相处的时间太
少了，我要争取在你的身边多留些时间，今晚
我赶在 %$点之前到你身边，一个晚上就算是
呆两年，所以我一定要今晚赶来。”柳叶说：
“对，对，横跨两年，一个晚上就是两年。”

宝宝把梅香拉到一边的沙发上坐下，他
打开手提包拿出一只包裹给梅香，梅香打开
一看正是那刻有“四方之戏”的翡翠麻将盒
子。“翡翠麻将？怎么又到了你手里？”梅香满
心疑惑地望着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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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尤师傅的家。他是父亲的师兄
弟。从这天开始，我上学放学总是要绕过尤
师傅的家，虽然要多走两条马路。在那儿，我
总是驻足不前，久久凝望。

有一天放学，我径直走到尤师傅的家门
口，仿佛大白鹅有灵，在冥冥之中召唤我。于
是，我看到了一堆雪白雪白的鹅毛，在晚风
中飘洒一地凄凉。夕阳点点，羽羽鹅毛
瞬间被染成了片片血色。我逃跑似的
奔回了家。我整整哭了一个晚上。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流行

色。譬如，而今的追星一族被唤作“粉
丝”，动辄人众数以千万计，因为当下
已踏进了与时俱进的网络社会。我们
小时候也有自己的明星偶像，赵丹、金
山、金焰、孙道临、刘琼、周璇、上官云
珠、秦怡、张瑞芳、白杨、王丹凤、王心
刚、王晓棠、浦克、石挥等等，若是有
同学从照相馆或地摊上偶尔购得一
帧明星的黑白小照，抑或是十余位明
星上下左右按姓氏笔画很拥挤地排
列在同一张五寸照片上，尤其是二三
十年代的阮玲玉、徐琴芳、胡蝶、胡珊、白光、
王人美、黎莉莉、李丽华等等，则全班常常为
之轰动。与今日身价千万仅仅各领风骚三五
天的影视明星们相比较，他们可谓是“常青
树”了。

那时候，学校组织观看的电影大多是富
有革命教育意义的，《上甘岭》《铁道游击队》
《党的女儿》《李双双》《红色娘子军》《女篮五
号》《今天我休息》《大李小李和老李》《,%号
兵站》等。而男同学大多爱看反特电影，诸如
风靡那个年代的《寂静的山林》《羊城暗哨》
《古刹钟声》《天罗地网》《徐秋影案件》《国庆
十点钟》等等，而这一类电影学校偏偏组织
不多，实在要看，唯有自己掏腰包摸口袋了。

大概是受了这些反特影片的影响，我们
男孩子当时满脑子都是“抓特务”。结果，有
一天晚上，真的遇上了抓特务。记得那是夏
天，我们几个邻居兼同学正在纳凉，看到一
个腋下夹着一皮包的青年男子围绕着前面
一幢工房在转来兜去，这立即引发了我们这
些男孩的高度警惕，纷纷围了上去询问。可
想而知我们的语调肯定算不上十分友好。那

青年男子用颇为警觉的目光看了看我们，忽
然问，你们都是少先队员吗？在得到了肯定
的回答以后，笑了，说，你们能保守秘密吗？
见我们大惑不解，他犹豫了一会才说，我在
执行任务，我是公安局的便衣警察。这句话
对那个年代的男孩来说，无疑是点燃了一把
英雄梦之火！所以当他把执行的秘密任务摊
开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人不禁咧开了嘴瞪

大了眼几乎连气都喘不过来
了———原来他监视的是对面工房
二楼顶头的那一间，一对老夫妻外
加一个女儿，这女儿可是重点对
象，说白一点，具有“敌特”嫌疑。哇
呀呀，这还了得！我等男生自是听
得“火从心头起，怒向胆边生”，个
个热血沸腾摩拳擦掌！接下来，我
们十分荣幸万分激动地接受了一
项光荣任务：立即潜入那幢工房的
二楼，把这一家子的一举一动一言
一行随时随地汇报给这位公安局
的侦察员。

这一下可忙活开了！一会儿
“老头上马桶间”了，一会儿“女儿

在灶披间热饭热菜”了，一会儿“老太去汏浴
间汏脚”了，总之情报源源不断地传递给了
侦察员。侦察员同志也很忙，把这些情报一
本正经并且郑重其事用钢笔沙沙沙地记录
在小小的工作手册上。

就这样，大家一直忙忙碌碌到了这户人
家关门熄灯睡觉大吉为止。侦察员很感激我
们，临离去时说，他这两天还会来执行任务
的，到时候还要大家来帮忙，任务完成后一
定联系学校表扬我们的这种“抓特务”精神。

于是从第二天晚上大家就望眼欲穿地
开始了神圣的等待。说也奇怪，这位侦察员
同志不知怎么回事恰如断了线的风筝，一去
再无音讯。可是，我们连续几天晚间的亢奋
兴奋激奋却引起了几位女同学兼邻居的高
度注意，开始了刨根问底，但人人都咬紧牙
关严守秘密。直到一个礼拜之后才说出了真
相，这也怪不得我们，一是侦察员再没出现，
二是谁也抵挡不了女孩子的叽里呱啦。谁也
没料到，我们的神秘故事换来的居然是哄堂
大笑，有一位好像叫作黄玲珍的女同学几乎
笑岔了气，最后赠送我们的是两个字：戆大！


